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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了埃及暴乱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开罗城内的其他地方仍在歌舞升平，几条街之外的解放广场上就有人在呼号奔

跑。而我一个多月前还在法国恬静安逸的农村拍葡萄酒庄，品味酒在舌尖的那些细微味道，现在却在地球

的另一端拿着相机颤抖，看着人流血……

柳熹 

自由摄影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美国

职业摄影师协会会员、新华社签约摄影师。

个人网站：www.daniell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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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_柳 熹

采写_本刊记者  张立洁

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经

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

离得不够近。” 一次偶然的商业拍摄

让学摄影出身的柳熹有机会客串了一把

战地记者，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恐

怖。

“因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

合适的地方，我无意中体验了一把‘战

地摄影师’的滋味，并亲眼目睹了开罗

游行示威演变成骚乱的全过程。”2011

年1月23日，柳熹一行到达埃及，开始的

几天很闲适，住在尼罗河畔，每天看着

当地独有的紫色黎明，吃着当地甜到发

腻的小点心，在金字塔旁边喝喝茶，在

埃及博物馆闲逛。25日，就在常规的拍

摄工作刚刚开始不久，一个在当地做摄

影师的朋友告诉她，当天在开罗解放广

场会有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就这样，她

和朋友一起走上了街头。

三月风：这是你第一次参加示威游

行吗？你期望看到什么？而实际上又看

到了什么？

柳熹：是，第一次。我没有预期，

但是心里非常激动，在去解放广场的路

上，我看见很多埃及警察也列队开进广

场，他们戴着头盔、手持盾牌，路边还

停着黑色的装甲警车。

我们步行到达解放广场的时候，

这里已经集结了很多的游行群众，他们

解放广场其实是一块不规则的道路交汇地，周围有开罗国家博物馆、阿拉伯联盟总部、尼罗河酒店和开罗美国大学等地标性

建筑。很多穆斯林信徒在解放广场一旁的清真寺做完礼拜后，直接集结在一起组成了游行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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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穆斯林。埃及穆斯林每天礼拜五

次，游行的人群在解放广场一旁的清真

寺做完礼拜后，直接集结在一起。

我们几个人先到了埃及 高法院门

口，已经有很多人站在高台阶上举着标

语喊口号了。警察们站成一排，封上了

路口。虽然警察们都拿着盾牌，但是气

氛还算平和，人群只是喊口号、挥动国

旗和标语，完全没有暴力场面出现。

可是后来，  我身边的几排人突然

跪在了地上，一个人开始大声地咏唱，

前一分钟还在喊口号游行的队伍，突然

齐刷刷地跪下开始礼拜。开罗的灰尘很

厚，他们的头上都是汗，很快，这些人

的脑门上就全是泥了。

这个时候，我不停地按动快门，距

离警察很近，感觉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

监视之下，虽然警察没做出什么举动，

但是他们的眼神都充满警惕。看到周围

还有很多媒体的摄影师在拍照，我慢慢

地没有那么害怕了。

三月风：真正的危险从什么时候开

始？

柳熹：天越来越黑，更多的游行人

群从四面八方向解放广场涌来，人越来

越多，口号声也越来越响，我们不知不

觉地随着人群走到了解放广场的中心，

广场上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后来，我看见一群人突然围了起

来，赶紧跑过去看，原来是有游行者

受伤了，满头都是血。因为不懂阿拉伯

语，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伤，只是凭直

觉感到矛盾开始升级。我心里有些害

怕，时刻提醒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果不其然，当我爬上广场较高的

呼喊的人群，标语，催泪瓦斯的白色烟雾，警察的头盔和盾牌，然后就是流血的民众，痛苦的呼喊。

阿拉伯世界独特的景观，前一分钟还在喊口号游行，祈祷的时

间一到就都跪下开始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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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花坛上往远处看时，一辆装甲车飞

快地冲出人群，车头前边还“挂着”几

个人，他们边用手紧紧地抓住装甲车，

边喊口号要阻止车前进，看起来非常危

险。接着，有类似枪声的动静在不远处

响起，然后人群一阵骚乱，白色的烟雾

马上在周围弥漫起来。一大群人朝我们

这个方向跑来，我们也只能跟着人群

跑。催泪瓦斯使眼睛、鼻子、嗓子都感

觉非常难受。

一直到跑到广场边上的小路，周围

才渐渐安静下来，催泪瓦斯的味道也没

有那么浓了。我浑身发抖，站也站不稳

了，拿着相机的手也在不停地颤抖，心

跳很快。

三月风：后来你再次回到暴乱的中

心了吗？

柳熹：回去了，但是我特别害怕，

我想我只是一个商业摄影师，到了目的

地后发现当地社会风云突变，风光不再

美好，风景不再闲适，展现在眼前的是

一片乱世景象，你该怎么办？我镇定了

一会儿，又拍了几张照片，但都是些人

群、建筑，没有令人激动的内容。看来

还是要到广场里面去，只有到了中心才

能看见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我更觉

得以前听说过的那些战地摄影师是真正

的勇士。

当催泪弹在身边冒烟，橡皮子弹从

耳边飞过的时候，当奔跑的人流向我涌

来的时候，那种恐惧感真的是前所未有

的！觉得自己是那么软弱和渺小。

三月风：你喜欢战地摄影师这个职

业？ 

柳熹：上学时，老师和同学总是

把罗伯特·卡帕挂在嘴边，总是对玛格

南、VII这样国际顶级图片社的签约摄影

师顶礼膜拜，羡慕电影《战地摄影师》

里面的詹姆斯·纳切威：穿行于战场、

瘟疫之中，没有防弹衣和安全帽，只有

相机作为自己的武器，用照片改变世

界。

我曾数次梦想着自己也能亲历那样

的现场，拍出震撼人心的照片，甚至得

到普利策新闻奖……只可惜我生在了和

平年代，毕业后做了商业摄影师，相机

依然是我的武器，只是拍摄对象都叫做

“客户”。这次终于让我别无选择地体

验了一把“战地摄影师”的滋味。

三月风：在这短短三天的拍摄过程

中有没有真正的阻挡甚至威胁？

柳熹：冲突发生以后，整个埃及已

经不让拍照了，警察看到有人拍就会阻

止。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发生的第二天，

我在街上拍照，有个好心的阿拉伯人警

告我把相机放进包里，不然会被抓。另

外一个摄影师朋友的相机被砸烂了，很

多摄影记者都被打，情况很可怕。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是在机场，我

拍照片的时候警察过来阻止，并把我带

到安检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担心了，因

为相机里面有此前的冲突照片，也被他

们看见了。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不是

要报道你们的冲突，为什么要收我的相

机？然后我就哭了。其实阿拉伯人都很

善良，他们看到我哭了就赶紧劝我，还

给我拿纸巾擦眼泪，竟然就此作罢了。

三月风： 后说说你坐包机回国的

经过，听说你当时没有登记，能不能上

飞机都不确定？

柳熹：是啊，当时知道中国派飞机

来了，我们上午10点多就到机场了，不

管能不能走，毕竟要比呆在城里安全。

去机场的路上，到处都是坦克，天上是

战斗机，拿着枪的警察和军人满街走。

我们在车里听到枪声不断，恍惚中像是

北京过年放鞭炮。在机场看到中国国旗

挂在那儿的时候，眼泪真的快掉下来

了。虽然一直等到夜里1点飞机才起飞，

但是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踏实。

在机场的时候，还遇到一个意大利

人，在不停地打电话找机票。我问他，

你的国家没有派飞机来接你们吗？他

说，要等我们国家的飞机来接不知要到

什么时候！

我们此前没有登记，但是 终知

道自己能走了，我们都庆幸税没有白

缴呀，能回到和平稳定的北京简直太好

了！■

示威游行仍在继续,隔一条街便是歌舞升平。


